
和朋友谈起过去的时光，露
天电影、琼瑶小说、蝙蝠衫等等。
说到初恋，她从书架上取下一本
书，小心翼翼地翻开，两指颤巍巍
夹起一枝干花，微笑着说道，我最
喜欢这种花。乍一看，有点惊艳，
蓝紫色的细碎花朵，和“勿忘我”
相似，细弱的茎叶楚楚可怜。不
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如果翻译
成汉语，便是鹦鹉花。在藏民族
的传说中，鹦鹉的血为神灵赋与，
是蓝紫色的。

朋友经历曲折，从县城南面到
北面，几乎所有区乡都有她工作的
痕迹，辗转迁移，可谓南征北战。
凡有行走经历的人，过去都不会是
一片空白。去过她初涉尘程时工
作的乡镇，这种鹦鹉花适宜那里的

气候，一到夏天，漫山遍野都是这
种蓝紫，如梦如幻。朋友当时年方
二八，正是青春年少时，如今已快
要奔四。不禁感叹，那时，她的笑
脸映衬在花丛中，该是一张多么美
丽的图画。

她的婚姻由初恋演变而成，极
其简单，没有现在的人那么多花
样。高原区乡的艰苦，不是高原以
外的人可以想像得出的，踏上那片
土地，就像到了一个并非桃源的世
外之境，苍凉到了极致，有些地方
甚至寸草不生，稍一动弹便黄沙扑
面。河流两岸的人可以清楚地对
话，但要走一两天才能相遇。水就
流动在眼帘下面，得走大半宿才能
挑到水。乡政府坐落在零零散散
的民居之间，几十个乡干部朝夕相
处，低头抬头都是熟面孔，用一句
藏族谚语来形容，就是“看过去是
猫的脸，看过来是猫头鹰的脸”。
最痛苦的是菜蔬单一，难见鲜果。
但，尽管条件如此恶劣，人们仍然
孕育着真情真爱。长期的共同生
活，使他们之间有一种亲情般的联
系，爱情隐密其中，等到机缘巧合，
双双对对便从年轻人中提炼出来，
琐碎的人生就此开始。

朋友那时和村小一男老师谈
恋爱。如诗的季节里，蓝紫色的花
儿成了最好的礼物。他送她一束

鲜花，她挑出最有形的一枝，用厚
厚的书压制，吸水，保存下来。他
们在繁馥的花叶下，望着眼前连绵
不断的山脉，定下终身。在没有手
机、QQ 的年代，他们写信送纸
条。近在咫尺，有些话还是不愿当
面讲，她笑，现在看那些字，真是相
当肉麻。她的写作能力大概便由
此锻炼而来。乡干们就这样一起
挑水，一起赶路，一起学习，然后相
继离开那里，走向下一个驿站，更
多的乡干又充实进来，重复着前辈
们的生活。最普通最基层人们的
爱情，是小资们无法理解的。虽然
在性情世界里，故事总是相似和雷
同，无一例外地有笑，有泪，有吵
闹，有欢乐。只是，朋友的故事里
没有矫情，它更是历练，患难中的
爱情成了她一生的财富，过去枯燥
单调的生活使她对现在的日子格
外珍惜。

蓝紫色干花流动着润泽的香
味，很淡远。我感念朋友的心，要
知道，制作干花很费时。除了鹦鹉
花，朋友还对桃花情有独钟。打开
她的电脑，满目的桃花图片，绚丽
夺目。我明白，她之所以对这些花
草凝聚深情，不仅仅缘于花草本身
的美，而是在她内心深处，始终有
过往的光芒照耀。如果人生可以
是一首诗，那么这些物事便是意

象，当她重读过去写下的诗行时，
那些经年的点滴便渐次浮出，击中
了敏感的触角。朋友一直生活得
很沉实，别人极易夭折的初恋，到
了她那里就很成功。她说这和艰
苦不无关系。他们结婚，生子，为
琐碎的事争吵，但始终不离不弃。
过去的战友们都从山里走了出来，
现在在街上遇见依然亲切。他们
命运不同，有的顺心如意，有的际
遇繁多，曾经的爱情有结果的，也
有枯萎的。不过，那些艰苦的时
日，每个人都不会忘记。

喜欢累积这样的点滴，里面饱
含着对人生往复的记忆。每当听
她零星地谈起往事，心里总是酸楚
又快乐。高原人的日子就是如此
原生态，首先要战胜的是生存条
件，爱情一如单纯的景，粗犷简单，
他们不会为每一段心路附庸唐诗
宋词，也不会为缘分的差错死去活
来黯然神伤，可是，谁又能否定其
间涵盖的情义和暗香浮动呢？人
们往往对“我是君前一枝梅，君是
我心千年泪”的缠绵心动难言，总
以为心碎悲伤残缺的情感才是永
恒的，其实，信天游式的情爱往往粘
合着最恒久，最唯美，最诗意的能
量，它沉旧而有质感，如果要问情
深、情重我选择谁，毫无疑问是后
者。因为，情重更有岁月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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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里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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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塘·初心
■李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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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钟，阳光很毒，母亲和
儿子走在乡间小路上，他们走得很
急，他们要赶到马路上乘坐公共汽
车回城里。他们是上午来乡下走亲
戚的，昨天晚上天气预报说今天是
阴天，上午确实是阴天，可是没想到
一到下午太阳就出来了，而且一出
来就特别毒。他们没有准备伞，他
们在阳光下行走，一身都在猛烈地
冒着汗。儿子头上的汗珠特别多特
别大，一颗一颗地滚落下来，儿子不
时地用衣袖揩着自己的脸。他心里
特别埋怨天气，他想要是早上知道
今天会有这么毒的太阳，说什么也
不来乡下。

母亲和儿子虽然走得很快，但
是他们走到马路上的时候，还是错
过了一辆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仅仅
过去两分钟。因此，他们不得不站
在马路边等公共汽车，并且，他们不
得不为此等上二十八分钟。因为半
个小时才有一辆进城的公共汽车。

母亲和儿子站在马路边，东看
看西看看，他们想找一个躲阴的地
方。可是马路两边附近的地方都没
有人家，马路两边也没有可以躲阴

的树木。母亲和儿子只好站在马路
边让阳光炙烤。

儿子很不耐烦，站了一会儿，又
蹲一会儿，接着再站起来，他用衣袖
揩了揩脸上的汗水，他对母亲说：

“妈，我热！”母亲也很热，也很烦，她
安慰儿子说：“我们再等等，车就来
了。”母亲看到自己长长的影子，她
笑了，她说你站到我身后的影子里。

儿子依言站到母亲的影子里，
儿子咧开嘴笑了，儿子说：“妈，太阳
晒不到我了！”母亲点点头说：“那你
就站好了。”儿子站了一会儿，累了，
就蹲了下去。蹲了一会儿，累了，就
又站了起来。儿子晒不到太阳，虽
然他的脸上身上还在冒汗，但是他
觉得舒服了许多。蹲下去的时候，
他甚至玩起了马路上的小石子。不
时地，一个人发出欢快的笑声。

母亲听到儿子欢快的笑声，她
就会轻轻地回头看一看儿子，看到
儿子玩得开心，就偷偷地笑了。然
后，母亲回过头去，继续与阳光面对
面地战斗。母亲很勇敢，阳光落在
她身上，落在她脸上，她的身上脸上
就像有无数的蚂蚁叮她咬她，又像

是把她放进了一个蒸笼里，可是她
却舍不得伸手抹抹脸上的汗水，舍
不得挪动挪动脚步。她知道，只要
她做出任何一个举动，哪怕是很微
小的动作，都可能让阳光从她身边
钻过去射到儿子身上。

母亲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动
的只是她的眼睛，动的只是她脸上
不断流淌的汗水。母亲的眼睛看着
从左手边过来的汽车，她怕自己一
不小心就错过了进城的公共汽车。
一旦错过，她和儿子就得在马路边
继续等待下去。

母亲站累了，她真的站累了，她
的腿轻轻地颤抖，颤抖，她特别特别
想像儿子一样蹲下去，哪怕就是蹲一
分钟也好，可是她却没有蹲下去。她
非常清楚，一旦自己蹲下去，那么，她
就无法成为一堵墙，无法为儿子阻挡
一片阳光。那样，儿子就会喊热，就
会冒大汗，甚至可能晕倒。

儿子根本就没有发现母亲的双腿
在颤抖，儿子玩小石子玩得特别开心，
他甚至忘记了自己是在马路边上，忘
记了是在等公共汽车，忘记了天上的
太阳，忘记了自己是在母亲的影子

里。他欢快的笑声一声接一声，一声
一声的笑声让母亲感到满足。

终于，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母亲
抬起疲乏的右手，轻轻地冲司机招
了招手。公共汽车开到母亲身边停
下，母亲回头喊儿子，上车了，上车
了！然后，母亲一头栽倒下去。

儿子吓住了，车上的人也吓住
了。车上的人下来把母亲扶上了汽
车。儿子摇晃着母亲，大声叫着，
妈，你醒醒！你醒醒！母亲终于醒
了过来，她看到儿子，看到围在她身
边的人，她笑了，她说谢谢大家，谢
谢大家！我没事，我没事！

汽车开得飞快。母亲坐在椅子
上，像散了架似的。阳光从车窗透
进来，照在母亲的身上，她伸出双
手，挡住了那一片照到儿子身上的
阳光。儿子站了起来，他走到窗口，
站立着，成为一堵墙，阻挡了窗口的
一片阳光。原本照到母亲身上的那
片阳光，突然间就没有了。母亲能
感到的，是从儿子身后不断吹来的
一股股凉风。那一刻，母亲的眼睛
湿润了，她觉得，她刚才所有的付出
都特别值得。

也许你会在某天在某个地方注意过朝
阳，又也许你会在某天在某个地方注意过落
日，但如果你没有一个固定的观看平台，又
如果你是个总是心烦意乱、忙忙碌碌的家
伙，那么你就很难在同一天里既注意朝阳又
注意落日。

我有一间玻璃房子，就是我们家阳台，
阳台之下就是烟波浩渺的长江。早晨的时
候，我站到阳台上，就能看到天边的红光，
我对自己说，哦，今天又是一个好天气，在
冬天里，出太阳的日子就是好日子。我坐
下，喝茶、读点书，而就在这期间，红光隐
退，东边的光线变得白亮起来；我站起身，
头像向日葵似的扭向东方，几乎是自我保护
的本能，我往下看江面，江面上现出梦幻中
的场景，一大片水域被增亮了若干倍，波光
粼粼，那正是太阳直射的地方。我们总以为
阳光是普照大地，总是将它的光线均匀地洒
向每个地方，其实不是这样，太阳在天上处
于什么位置，大地上就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
位置，而这个位置就是地球上最荣耀、最华
丽的地方，无论多么伟大、多么自我的人，
看到这样的一个地方，都会觉得自己的渺小
和无足轻重，都会被这样的一种景象所震
撼，除了赞叹声外什么声也发不出，这是江
面上的情形。我不敢往天空上看，是怕太阳
明亮的光线。其实早上的太阳并不是最亮、
最热的，但早上的太阳却是最具气势和派头
的，它年轻、新鲜、刚健、清朗，它明白无误
地告诉你，它的光线之后还有光线，热量之
后还有热量，源源不绝。我鼓起勇气与它对

视了一两秒，然后像个懦夫似的揉着发花的
眼睛落荒而逃。与世界上最年轻、最热情的
家伙相对视，实在是一种脑残行为。

为了吃喝住行在外忙了一天后，回家已
是黄昏。这时候就是观看落日的时候了。
我家住在10楼，坐在阳台的椅子上，太阳似
乎就在你的对面。我感到某种凄凉感，因为
这时候你不仅可以与它对视，而且只要你的
手足够长，你都可以将手伸出去拨弄它。此
时太阳横跨在江岸线上，这样的位置让我感
到莫名的难受，我是真的想伸出手将它划拉
到江面上，让我看到纯粹的“长河落日”。
这时候的太阳不是悬挂在天空上，不是镶嵌
在天空上，只能说像一张画贴在天空上，那
么单薄，那么没有稳定感，仿佛一阵风就能
将它吹落。早晨那个充满了能量的太阳现
在变得如此空洞、如此无力，实在是让人心
伤。它的背后再也没了光线，再也没了热
量，它挽回不了它的颓势，即将沦陷进黑暗
中独自悲伤。然而真是这样的吗，那一瞬
间，我突然地发现自己的庸俗，因为江面上
依然有金光，天空中依然有红光，它其实镇
定、庄严，缓缓沉落，向我们展示一种伟大
的悲壮之美，它在依自身的节奏安排自身的
命运，谁也没有资格嘲笑它的尊严，向它抛
洒浅薄的同情心。

我爱朝阳，它生得伟大；我爱落日，它
死得荣耀。在短短不到十个小时里，我目
睹了两个伟大的场景，它们是我一生中内
心深处最为辉煌的风景，给我关于生与死
的深刻启迪。

明天，我们将在另一
个纬度相遇。

谨以此文，致我的朋
友茨仁娜姆，兼怀生命深
处的岁月。

————题记

美 风景最

■
一
叶

朝阳与落日

宁静的早晨鸟语唤醒世界高城
阳光等候在美如花海的毛垭草原腹心
平坦如铜镜的草坝，那只温暖的手
翻开《仓央嘉措情歌》的那一页
横断山脉之沙鲁里山中段飞来洁白
的仙鹤
一不小心，就飞入了
分布在两山之间开阔悠长的六字真言
浅盆状地带，有人在编织自己遥远
的梦想
让爱情在理塘土司地肆意茂盛

我的心在理塘，理塘就是我的心
到理塘转一转就飞回足以让神闲气定
格聂神山一草一木都有她的神秘
纵然终年冰雪覆盖
也难挡冰碛地貌发育成熟的初心
高山嵩草与黑花苔草的香气无处不在
一石一水都可以为之作证

爱情是初识乍遇的羞怯
爱情是两情相悦的欢欣
爱情有失之交臂的惋惜
爱情有山盟海誓的坚贞
爱情可以是对负心背离的怨尤
然而，我以为
热切渴望与真挚追求总是爱情的初心

严禁僧侣接近女色的黄教青灯
有一个人禁锢于繁文缛节中修道学经
想飞的时候遭遇清规戒律的咒语
东躲西藏傀儡之躯掩不住抑郁的心灵
住进布达拉宫，我是雪域最大的王
流浪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
以贵族公子的身份，以宕桑旺波的化名
流连于街头的酒家、民居
夜深人静，天外的神仙怎敌世俗的爱情
让我怀抱心碎的疼痛
不如在你的怀抱温柔地死去

政局动荡，第巴锋芒毕露的日子里
疯狂扑向爱情之海的是突破宗教束
缚的欢欣
午夜的长脚蚊不知疲倦，飞舞昏暗
的灯光
微明的月光，竟然身穿绸缎便装进
入秘境
手戴戒指，酒醉歌舞游宴
四句六音三顿，韵律铿锵悦耳
起伏跌宕的有我们看得见的银河
还有那数不胜数的繁星
头蓄长发，夜宿宫外女子
意象传情达意，语言柔美清新
任由纵情声色的指责搅起漫天沙尘
直至被清廷废黜也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就不会忘记入选达赖前
的那个意中人
青梅竹马，她是那样的美貌聪明
不忘初心，就会在深宫内写下《那一世》
只要终日相伴，恩爱至深
哪怕耕作放牧，也会《不负如来不负卿》

《十诫诗》的缠绵绯恻令人步步惊心
《问佛》从不畏惧宗教绞杀人性
何必在乎铁棒喇嘛发现雪地上外出
的脚印

谁说传统势力裹挟着蛮横
我说世界上不可侵犯的只有神圣的爱情
今夕何夕，我遇见仓央嘉措在理塘
不忘初心，用鱼戏莲叶的点睛之笔
在三世达赖为黄教开光的长青春科尔寺
在屹立于群山之巅的扎嘎神山
然后以蛟龙雷霆万钧的姿势入水
道经纳木措湖，朝茫茫黑夜里悄然遁去
所谓初心，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
所谓方得始终，莫非是以点石成金的姿态
笑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黎明
映亮理塘一座又一座车水马龙的新城
芬芳理塘一个又一个密林深处的乡村

理塘，我的香巴拉

骏马草原格桑花，
绿水蓝天映白塔，
神奇理塘我的家，
雪山泉水蕴养她。
毛垭草原沐浴阳光，
扎嘎神山饱经风霜，
达玛花开幸福希望，
仙鹤又回到朝圣地方。
理塘，亚拉索
我的家，香巴拉
理塘，亚拉索

我的家，香巴拉
古老经幡迎风飘荡
如歌草原神圣雪山
不息生命追求向往
飞翔的灵魂带来吉祥
理塘，亚拉索
我的家，香巴拉
理塘，亚拉索
我的家，香巴拉
理塘，我的家，
我的香巴拉。

■郝强

藏乡。（国画）


